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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纠结的等候

安倍氏的酋长安倍贞任被赖义军
杀得大败，单骑落荒而逃。赖义的儿
子、神箭手源义家紧追不舍。眼看着安
倍贞任正要过衣川水，义家弯弓搭箭，
准备把贞任射死。他厉声喝住贞任：待
会儿再走！日本武将喜欢附庸风雅，在
战场上对个诗啥的，义家喝住贞任之后
就吟了一句诗：褴褛衣衫破绽多。

你听这叫什么诗啊？但以日本人
当时的汉学修养，尤其是武将，能吟出
这样的诗已经不容易了。

义家喝住贞任的目的，就是显示：
我不但在武艺上胜过你，现在一箭就能
射死你，而且我在文才上也比你强，我
来这么一句“褴褛衣衫破绽多”，然后再
射死你。

没想到贞任也不含糊，死到临头了，
输什么也不能输气势，马上接道：堪悲
线老皆寸断。义家一听，行啊，真爷们
儿！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跟我对诗。
英雄惜英雄，义家觉得把这样有胆识、
有文采的敌人射死于心不忍，于是就放
贞任走了，但是贞任也没活几天，后来
官军大举攻入，贞任死于乱战之中。虾
夷的安倍氏就这样灭亡了。这就是日本
历史上所谓的虾夷前九年之战。

之后，源赖义、源义家父子都因功
受封。源赖义升任伊予郡的郡守，源义
家留在京都，执掌京都的守卫。

当时的日本自宇多天皇以后，170
多年间所有的天皇没有一个不是藤原
家的女婿、藤原家的外甥、藤原家的外
孙子，只有当时的皇太子尊仁亲王是个
例外，他妈不是藤原家的姑娘，藤原家
也当他是个外人。他的父亲是后朱雀
天皇，哥哥是后冷泉天皇。后冷泉天皇
是藤原家姑娘生的儿子，但他继位之后
再生不出儿子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后冷泉天皇没办
法，只好立同父异母的弟弟尊仁亲王为
皇太子。可是尊仁亲王这个皇太子当得

是战战兢兢，因为只要哥哥一有儿子，就
意味着他被废，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

在这样战战兢兢地过了 20多年
后，后冷泉驾崩，尊仁亲王终于继位，这
就是后三条天皇。后三条天皇不愧为
一代贤君，因为他和藤原家没有瓜葛，
而且从他做皇子的时候开始就饱受藤
原家的迫害，朝不保夕，所以他非常想
把政权从藤原家手里夺回来。但是藤
原家出任摄关近200年，掌握大权，根
深蒂固，权不是那么容易被夺的，方法
必须巧妙。

后三条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
非常好的办法。当时藤原家担任关白
的是藤原赖通。藤原家子孙很多，有些
人和藤原赖通不和，后三条天皇就大量
起用跟藤原赖通不和的藤原贵族，同时
他又刻意培养源氏子孙，因为源氏和天
皇同族，让源氏子孙去分藤原氏的权
力，最后他禅位给自己的儿子白河天
皇，自己当了太上皇。

后三条和过去的太上皇不一样。
过去的太上皇是退位后什么也不管，而
后三条在退位之后立刻就组织了一个
小型的朝廷，称为院厅，并发号施令。
只不过他这个院厅不是正式的行政机
构，但也恰恰因为院厅不是正式的行政
机构，也就避开了藤原氏所掌握的摄政
和关白的羁绊。

从此开始了日本的院政时代。上

皇可以颁布院宣，否定天皇的旨意，上
皇的院宣和天皇的诏旨具有同等的法
律效力，日本从此就有了两个最高行政
机构。

藤原赖通当然不高兴，但是他当时
毕竟已经81岁高龄了，没有精力去阻
止上皇的意图。可惜，开创院政的后三
条天皇英年早逝，刚40岁就病死了。
他病死的时候，在别墅中静养的赖通正
在吃饭，赖通叹息地说：“本朝没有好运
气，好不容易有了一位贤明君主，这么
年轻就驾崩了。”

白河天皇继位之后，也就是前九年
之役后过了20年，日本的虾夷又出事
了。当时统领当地的虾夷酋长清原真
衡的弟弟清原清衡和清原家衡又发动
了叛乱，朝廷又只好派源义家前去镇
压。源义家历时三年总算平定了虾夷
之乱，本来想把虾夷彻底荡平，但是朝
廷不肯用兵，而且手下的武士打了胜仗
也没有封赏。

源义家只好变卖家产，赏赐下属。
俗话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从此关东
一带人对源家死心塌地。“宁可背叛朝
廷，也不背叛源家”，成为当时关东武士
的口号。后来源家争夺天下，都是以关
东为根据地的。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
日本史》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

颜晓晨用半开玩笑的话打断了沈
侯的询问：“我如何花钱、赚钱是我的
事，就不劳您关心了。”

“你以为我想关心吗？我只是随口
问问而已。”对颜晓晨把他当外人的态
度，沈侯很受伤，却不愿承认，只能嘴硬
地表示根本不在乎。

沈侯憋着一肚子气走了。
等回到家，开着暖气，吃着零食，躺

在沙发上打游戏时，想起颜晓晨一个人
孤零零留在宿舍，宿舍里可没有暖气，

他的气又渐渐消了。想知道她的消息，
又拉不下面子，偏偏颜晓晨也不联系
他，让他恨得直咬牙，向他表白的是她，
可冷冷淡淡、全不在意的也是她。

正和自己的面子较劲时，期末考试
成绩下来了，给了沈侯一个顺理成章的
理由去联系颜晓晨。

沈侯在学校的官网上查完成绩，给
颜晓晨发了短信：“宏观经济学82分，
经济法68分，全部通过，可以顺利毕业
了！谢了！”

他一边等颜晓晨的回复，一边在网
上乱逛，无意中看到一条抢劫案的新
闻，记者最后还提醒旅客春运期间注意
安全，沈侯又给颜晓晨发了条短信：“春
节前是抢劫案高发期，注意安全，有什
么事给我打电话！”短信发送出去后，他
觉得自己气势太弱，赶忙追加了一条：

“你这次帮了我大忙，还没收我的钱，我
算是欠了你一份人情，有什么事用得上
我，尽管开口。”

沈侯一会儿瞅一眼手机，眼巴巴地
等着回复，可颜晓晨一直没有回复，当
沈侯都要等得发火时，颜晓晨的短信终
于来了，一连两条短信。

“过了就好！”
“好的，我会记得连本带利都收回。”
沈侯急匆匆地发短信质问：“你为

什么这么久才回我短信？”写完了，一琢
磨，不对啊！这样发过去不就表明他一
直守着手机在等她的短信吗？他立即

把短信删除了，决定也要像颜晓晨一
样，晾晾对方。

他去喝了点水，又站在窗户边欣赏
了一会儿风景，感觉上等了好久了，一
看时间，才过去5分钟，显然不够“晾晾
对方”的标准。沈侯在屋子里转了几
圈，实在没事干，开始收拾衣服，翻箱倒
柜，把衣服整理好，看看时间，才过去了
十几分钟，觉得还是不够“晾晾对方”的
标准。他又跑到厨房，东摸摸西看看，
甚至拿了个菠萝，削皮挖洞，切好后，端
去给保姆阿姨吃，把阿姨惊得两眼发直
地看他。

沈侯虽然鬼心眼不少，可做事向来
直来直去，平生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竟
然让他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他觉得这
哪里是“晾晾”颜晓晨，根本就是他自己

“晾晾”自己。
虽然还是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沈

侯再也憋不住，他冲进了屋子，给颜晓
晨发短信：“你最近在干什么？”

这一次，颜晓晨的短信立即到了：
“财迷当然是忙着赚钱了！”

沈侯感觉好了一点，故意先回复了
几条别人的微信，才慢条斯理地发了条
短信：“你找了个白天的工作？”

颜晓晨的短信又是立即到：“是啊！”
沈侯笑起来，几日的不舒坦全部烟

消云散：“财迷可要明白，身体健康是最
宝贵的财富，注意身体。”

“活很轻松，就是发发文件，我身体

很好。”
沈侯咧着嘴笑骂了句“财迷”，心满

意足地放下了手机。
此时，财迷颜晓晨正站在街头，忙

着赚钱。
她依旧晚上去蓝月酒吧打工，只

是周围的学校都放了假，酒吧的生意
也受到影响，冷清了不少，侍者的收入
也少了。

临近春节，打短工的工作很不好
找，颜晓晨找了一份发小广告的工作，
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站在街道最
繁华的地方发广告。

在寒风中，颜晓晨给沈侯发完短
信，把手机塞回口袋里，立即接着干活。

每看见一个人，就赶紧把广告
塞给人家，动作一定要快。她穿着
厚厚的羽绒服，戴着沈侯送她的帽
子和围巾，尽可能让自己保暖，可戴
着手套干活不方便，所以没有办法
戴手套。

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颜晓晨眼角
余光瞥到一个人走近她，忙把广告递了
过去，对方拿住了，却没有不耐烦地走
开，而是站在她身旁。颜晓晨扭头一看
是程致远，惊喜地说：“我还纳闷这人怎
么不走呢？原来是你。”

程致远没有说话，愣愣地看着她，
视线缓缓地从她的脸上扫到她的手上。

（摘自《半暖时光》 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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